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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�� � � � 的科 研

培训者
,

自� � � �年 � 月至 � � � �年 � 月
,

在法

国里 昂 �� � � � � 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�� � �

� � � �  � �� � 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

� � �  � � ,

简称 �� � � �
、

美国杰弗 逊 ���
�

��� � � �  � 的国家毒理研究中心 �� � ��� � � �
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 �� � �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 �
,

简称� � � � � 和 日本东京的国立癌症中心 的

研究所 �� � ��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 � � � �

�

� � � � �� � ��� � � �简称 � � � �  � 分 别 进修
“
致突变

、

致癌和致畸
”
试验 �简称

“

三致
”

试验� 技术
。

“
三致

”
试验是毒理学中新近崛起的一

个领域
。

简言之
,

它的任务是查明人类环境

中的一切因素
—

包括各种化学 物 质
、

药

物
、

生物因子和物理因子是否具有致癌作用

和遗传毒性及其与化学结构的关 系
,

引 起
“
三致性

” 的机理
,

致突变与致癌的关系以

及根据实验结果预测对人类的危害等
。

近年来
“三致性

” 日益为人们所重视
,

研究工作方兴未艾
。

在国外
,

一些临床使用

多年的药物正被重新测试它们的
“
三致性

”

而决定能否继续使用 �新药必须无
“

三致性
”

才被批准推广使用 � 研究课题正从民用发展

到军用
。

如美国� � �  正在研究芥子的致畸

作用
,

为军方考虑女军人在战场上的配置位

置
。

我国尚处于萌芽状态
,

因此
,

我渴望着

在这次出国学 习中去学 习更多的先进技术
,

为今后工作奠定基础
。

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
,

学 习了测试物质

致突变性和致癌性的各种方法以及应用这些

方法测试各种化学物质
、

药物和食品的致突

变性和致癌性 � 学 习了尿中致突物的测定 ,

学习了作为代谢活化系统的 �一 � 的制备 和

肝细胞的分离
�
学习了长期动物致癌试验的

设计和程序 � 学习了大鼠致畸实验的美国标

准实验方法 � 学习了行为致畸学 的 研 究 方

法
、

胚胎体外培养及其在致畸研 究 中的 应

用
、

药物动力学与致畸作用间关系的研究
。

此外
,

我还分另��在美国和 日本参加完成了 �

个科研题
,

研究结果已在国外被写成总结报

告或在研究室里作了报告
。

总之
,

通过学习
,

系统学习了
“
三致

”

试验的理论和方法
,

掌握 了先进的
“
三致

”

试验技术
,

开阔了眼界
,

了解了该领域里的

进展
,

结识了一些科学家
。

因此
,

收获是较

大的
。

但是
,

要在有限的时间里
,

学得有收

获
,

我的体会是
�

一
、

专业要对 口
。

为使进修单位安排我

学习的内容与自己的专业对口
,

我在出国前

就写信给指定的导师
,

把自己的学习兴趣
、

重点和要求告诉他们
。

出国后
,

每到一个进

修单位
,

导师总要先跟我谈一次话
,

我利用

这次机会再次申述自己的要求
。

因为进修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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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

位和导师可根据本人的兴趣
,

选择相应的研

究室或专题组供你学习
,

他们也不强求自己

去学没有兴趣的东西
。

在进修过程中
,

如想

学的内容未作安排
,

或有新的内容要学
,

可

不断地向导师提出
。

但要注意方式
,

要讲清

楚该内容在今后工作的重要性
。

只要讲清了

道理
,

他们会接受而作出安排的
。

还应该了

解该单位正在进行的科研题
,

从中再选择 自

己要学的内容
。

二
、

目标要明确
。

这次出国学习
,

我为

自己订 了三条目标
,

即掌握测试技术
、

搜集

资料和结识科学家
。

有了明确的目标
,

学习

就不是被动地等待导师安排一点
,

学 习 一

点
,
就会主动地注意周围在做什么

,

找上去

学
、

去做
。

在日本时
,

有一天我看见组内正在

做酵母菌诱变实验
,

而我过去没有学过这个

实验
,

就提出要求参观一遍
。

但是光看而不

亲 自动手做是掌握不了的
,

因为只有在做的

过程中才能体会许多操作细节与 经 验
。

因

此
,

接着又提出要求做两遍
。

有时
,

我利用

自己的实验间隙
,

到别的组去看实验
。

在国

外学习的时间总是有限的
,

而有关的资料却

浩似烟海
,

加之有便利的复印条件
,

因此我

把广为收集资料作为目标之一
,

并特别注意
“
经典

”
资料

、

综述资料
、

最新资料和国内

没有的资料
。

如在法国时
,

看到 一 本 名 为
“
致畸原目录

”
的书

,

该书作者收集了截止

� � �  年为止的所有做过致畸实验的各种物质

的实验结果摘要及其文献出处
,

是很有参考

价值的
,

我就将此书进行了全部复制
。

也值

得关心一些未发表资料
,

从中可了解科研动

态
。

在
“
不卑不亢

” 的原则下
,

多结识一些

科学家对学习是有利的
。

他们会提供方便的

学习条件
。

经常给你最新的科技情报
,

介绍

你去别处参观学习
。

在美国时
,

我是在� �
�

� � 的致畸研究室学习
,

但是
,

致癌研 究 室

的朋友主动为我们放幻灯讲解他 们 的 研 究

结果
,

使我了解到当前在研究致 癌 性 与 化

学结构关系方面的深度
。

还经朋 友联 系
,

去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参观 了胚 胎 体 外 培

养
。

三
、

要有浓厚的学习兴趣
。

国外科学家

对于他从事的研究
,

如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

和强烈的钻研精神
,

他会非常高兴
,

因为互

相间有了共同的语言
。

表现出非常乐意地与

你讨论
,

讨论中会不断地介绍他所掌握 的文

献
,

反复地问你
“
还想学什么 �

”
我在出国

前
,

查阅过导师发表的文献
,

有的已将其译

出
。

到法国后
,

曾与该导师在讨论中提到此

事
,

他非常高兴
,

并让我送一份中文的译稿

给他留作纪念
。

随后
,

他主动问我还想要些

什么资料
。

他感概地说
�

没有想到你会有如

此浓厚的兴趣
” 。

在学习中
,

导师指定阅读的文献
,

我都

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其看完
。

宁可睡晚些
,

假

日少休息些
,

也要赶在做实验前 看 完
。

这

样
,

才能看得懂实验
,

能注意到实验关键部

分
,

将方法真正学到手
。

做完实验后
,

又结

合实验结果
,

再阅读文献中的结果
、

讨 沦部

分
。

这样
,

才能与导师讨论时提出问题
,

得

到更多的指点或文献资料
。

要想学得多
,

必

须刻苦地学得快
,

我原定在法国 做六 个 实

验
,

由于学得很快
,

不到 � 个月就学完
,

又

增加了三个实验
,

我所在室的方法学完 了
,

就安排到其它研究室去学
。

如我向导师提出

接触致癌物的安全问题和如何处理致癌试验

的废弃物后
,

他当即从自己的书柜中拿出一

本有关这些问题的专著送给我
。

在美国时
,

我提出要了解和学习多代致畸试验时
,

他们

就找了文献并复印一份给我
。

我提出是否有

各种畸形的标本可供学习时
,

他 们 说 有 幻

灯
,

第二天就用了三个小时边放幻 灯 边 讲

解
。

我又提出能否复制一套幻灯片时
,

室主

任就同意复制一套 �近百张� 送 给 我
。

因

此
,

我体会到在国外学 习必须根据 自己专业

建设的需要
,

刻苦钻研
,

用 自己浓厚的学习

兴趣去学到更多的东西
。

不仪自己
户

广到 丁东
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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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,

而月
�

给外国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
,

以致

我离开美国到达 日本后
,

我的导师 �研究室

主任 � 还写信给我说
� “⋯⋯ 你们谦虚的态

度和浓厚 的学习兴趣
,

使我们很容易地和你

们一起工作⋯⋯
,

我仅希望今后从你国家来

到� ��  的人能像你们一样的一个好学的科

学工作者⋯ ⋯
” 。

四
、

出国前要兼有外语与专业的双重准

备
。

出国前
,

每个人都知道要在外语上下些

功夫
,

提高自己的读
、

写
、

听
、

说能力
,

这

是非常必要的
,

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
。

因为

一到国外
,

从学习到生活都得用外语
。

特别

很多外国人渴望了解中国
,

因此一到吃饭和

喝咖啡的时间
,

或被邀去他家作客和一起外

出渡周末时
,

话题多而广泛
。

并且越是和他

们多谈
,

话会越说越多
,

关系也 比较融洽而

随便
,

对学习也是有利的
。

因此听
、

说的能

力越高
、

越熟练越好
,

在出国前在外语准备

上
,

要大幅度地扩大词汇量
,

多学日常生活

用语
。

但是
,

他们对待一个外国人
,

如果你

运用外语不够纯熟
,

是能够理解的
,

而在专业

水平的过低或无知
,

那将是被瞧不起的
。

而

且会降低要求去迁就或适应你的原有水平
。

所 以
,

我体会出国前在专业上的准备也是不

可忽视的
。

如我一到法国时
,

当天下午就由

导师找我谈话
,

一开始就先向我提了三个问

题
� �

�

你在检测致癌物的短期测试系 统 方

面具备那些知识 � �
�

你今后准备做那 些 工

作 � �
�

你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室 �

这一 问一答
,

正好比是
“
英语加专业

” 的一

场 “
考试

” ,

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
,

我讲了

一系列所知道的测试系统
,

导师满意地连续

讲了二遍
“很好

” 。

等我三个问题全部答完

后
,

他马上拿起纸
,

在上面写了六个实验的

名称
,

交给坐在一旁的第二个导师
,

让他给

我安排学 习六个实验
。

我所以能够 当 场 答

出
,

这是 因为在出国前有关
“三致

”
实验的

测试手段
,

我查过一些文献与书刊
,

因此才

能在这场
“
考试

”
中顺利通过

。

如一问三不

知
,

将不可想象地会安排我学什 么 � 学 多

少 � 在美国
,

我与第二导师讨论
“
变异与畸

形
” 问题时

,

我发言说
�

有人指出
“
多肋

”

是畸形 的一个重要指标
。

导师说
� “

这是我

的文章
” 。

我接着说
� “

我巳经看过这篇文

章
” 。

她当即高兴地说了一声
“
好

” �美国

人习惯说
“
好

”
表示满意 �

。

在国外
,

我深

深体会到
,

他们教你什么 � 让你做什么 � 是

否放手让你做
,

完全凭专业水平 与 技 术 能

力
。

我一踏进 日本癌症中心研究所 的 实 验

室
,

先安排我做已知致突物的剂量反应曲线

等三个实验
,

并让我独立写操作程序
。

我理

解这是考察我的技术水平
,

我谨慎地都一次

实验取得满意结果
。

以后就让我独立地做实

验
。

并且
,

我只用 了 � 个月的时间 完 成 了

“
东南亚国家�� 种食品在亚硝化 后 的 致突

性
”
研究

。

研究所所长
、

国际著名学者杉村

隆教授破格地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饭 �因为

日本人一般不邀请客人到家去吃饭的�
。

研

究的结果在室内进行了报告
,

报告会由所长

亲自主持
。

他满意地说
� 过去还没有人 �指

外国进修生 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结果
。

这并不是 自己水平 高
,

只 是 强 调 出 国 学

习的人员
,

在业务上也要注意有充 分 的 准

备
。

一年多的学习是颇有收获的
,

这些收获

主要在首长一再嘱咐我
“
为祖国四化建设而

努力掌握先进技术
”
的激励下取得的

,

我应

该感谢许多同志对我的支持
。

但是
,

我现在

考虑的是
�

对于一个出国学习回 来 的 人 来

说
,

不在于学了什么 � 更重要的是做什么 �

做出什么 � 因此
,

我希望继续在党和首长的

关怀下
,

能够把我学到的技术
,

为四化建设

服务
。

编者按
�

印木泉同志写的
“国 外 致 突

变
、

致癌和致崎实验近况
” 一 文将于下期刊

登
,

特此预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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